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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紅
歌
星Patti

Page

逝
世
，
令
人

緬
懷
她
的
名
曲

I
W
en
t
to

Y
ou
r
W
ed
d
in
g

和

T
ennesssee

W
altz

。
上
星
期
在
跑
馬
地
一
家
西
餐
廳

吃
午
飯
，
坐
在
小
窗
前
，
吃
㠥
意
粉
，
背
後
是
奕
蔭

街
，
餐
廳
就
在
不
停
播
她
的
金
曲
。
還
不
止
，
中
間

還
夾
了E

ngelbert
H
um
perdinck

的

T
he

L
ast

W
altz

，

T
om

Jones

的D
elilah

，
和T

he
Platters

的Sm
oke

G
ets

in
Y
our

E
yes

。
一
聽
這
些
歌
曲
的
組
合
，
就
知
道
是
一
套
飛

利
蒲
的
金
曲
選
集
，
叫G

olden
O
ldies

on
C
D

，
共
五
張
，

我
也
有
一
套
，
全
是
那
年
代
歐
西
流
行
音
樂
的
精
品
。
原

來
聽
歌
的
次
序
編
排
，
是
可
以
勾
起
回
憶
的
。
聽
㠥
唱
片

或C
D

上
一
首
緊
接
一
首
的
固
定
次
序
，
感
覺
似
是
故
人

來
。我

曾
在
杏
花
㢏
租
個
小
小
的
單
位
，
常
有
朋
友
來
串
門

子
，
通
宵
看
世
界
盃
，
或
打
麻
將
。
聽
有Patti

Page

的
那

套C
D

，
就
是
那
時
候
。
那
房
子
還
是
一
些
朋
友
失
戀
，
或

者
轉
工
之
間
的
中
途
歇
息
站
。
有
次
有
男
性
朋
友
給
女
友

甩
了
，
女
的
瞞
㠥
他
結
了
婚
，
又
想
吃
回
頭
草
，
暗
示
想

一
腳
踏
兩
船
，
朋
友
非
常
苦
惱
，
家
裡
母
親
又
多
說
話
，
便
來
我
處
避

風
頭
。
我
日
間
要
上
班
，
沒
太
多
時
間
照
顧
他
，
只
懂
給
他
買
鮮
奶
因

他
終
日
茶
飯
不
思
，
只
肯
喝
鮮
奶
，
如
是
者
在
我
家
呆
了
好
幾
天
。
也

就
是
那
幾
天
，
他
發
現
了
我
那
套C

D

的T
he

L
ast

W
altz

和I
w
ent

to
Y
our

W
edding

。
可
能
正
中
他
情
懷
吧
，
驚
為
天
人
，
終
日
沉
吟
在
華

爾
滋
和Patti

Page

的
旋
律
裡
。
幸
好
他
不
久
就
想
通
，
沒
事
了
。
以
後

我
們
一
聽
見
這
幾
首
歌
，
便
記
起
那
段
日
子
。

當
時
又
有
個
很
談
得
來
的
女
性
朋
友
，
在
台
灣
工
作
了
幾
年
，
想
回

流
香
港
。
有
次
返
港
面
試
，
我
說
反
正
我
要
去
北
京
出
差
，
就
住
這
兒

吧
。
一
星
期
後
回
港
，
扭
開
門
匙
，
她
躺
在
沙
發
上
，
說
，
你
這
兒
很

舒
服
哩
，
還
說
借
穿
了
我
的
套
裝
見
工
去
。
我
挺
歡
喜
的
，
反
正
衣
服

閒
㠥
。
這
女
友
有
個
奇
怪
習
慣
，
就
是
邊
講
電
話
邊
扭
玩
電
話
線
，
所

以
那
兩
個
星
期
我
家
的
電
話
線
，
全
扭
成
麻
花
堆
，
而
且
是
﹁
永
久
傷

殘
﹂
！

這
兩
個
朋
友
，
都
是
堅
強
的
人
。
男
的
現
在
有
時
見
面
吃
飯
，
公
事

私
事
也
會
找
他
問
。
女
的
已
沒
來
往
，
聽
說
信
了
天
主
。
那
房
子
早
退

租
了
。PattiPage

的C
D

，
現
在
還
聽
㠥
。

百
家
廊

緩
　
緒

失戀中途站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聖
誕
期
間
，
閉
門
山
居
，
整
理
書
齋
，
翻
出
了

也
斯
的
︽
山
光
水
影
︾︵
香
港
：
博
益
出
版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月
︶，
大
喜
。
一
部
出
版

了
二
十
多
年
的
書
，
紙
質
已
變
黃
，
但
面
相
仍

好
，
只
有
些
少
皺
痕
。
新
年
期
間
外
遊
，
攜
之
旅

途
，
客
棧
燈
下
，
展
之
重
讀
，
年
輕
的
也
斯
，
如
鏡
像

般
浮
上
心
頭
。

一
九
七
七
、
七
八
年
間
吧
，
我
在
︽
明
報
︾
另
一
老

闆
沈
寶
新
的
出
版
社
打
工
。
也
斯
不
時
上
來
，
他
與
主

編
張
翼
飛
稔
熟
。
大
家
談
談
說
說
。
那
時
，
他
在
︽
快

報
︾
寫
專
欄
已
寫
出
了
天
地
。
一
日
，
他
上
來
忽
然

說
：
﹁
要
離
開
香
港
，
去
美
國
讀
書
。
﹂
並
說
感
到
不

足
，
要
尋
求
更
大
的
突
破
。
就
這
樣
，
走
了
，
失
了
聯

絡
。
八
十
年
代
回
到
香
港
，
果
然
﹁
突
破
﹂
了
另
一
個

面
貌
，
在
大
學
任
教
，
春
風
化
雨
，
進
了
學
術
界
，
還

繼
續
他
的
文
學
創
作
，
寫
詩
，
寫
小
說
。
直
到
九
十
年

代
末
，
我
們
再
重
新
聯
絡
，
他
對
我
研
究
香
港
的
通
俗

文
學
，
極
為
有
興
趣
，
不
時
談
談
三
蘇
，
談
談
周
白

蘋
、
我
是
山
人
，
就
此
一
談
十
餘
載
，
還
邀
我
到
嶺
南

大
學
講
﹁
三
及
第
﹂，
暑
假
期
間
與
中
文
系
的
學
生
談
談

文
學
；
去
年
十
一
月
，
還
力
邀
我
到
嶺
大
主
講
一
場
任

護
花
的
中
國
殺
人
王
、
牛
精
良
。

這
部
︽
山
光
水
影
︾，
是
他
的
年
輕
作
品
，
書
後
的
作
者
照
片
，

也
年
輕
得
很
，
和
現
照
判
若
兩
人
。
這
部
書
談
生
活
、
寫
山
水
、

說
藝
術
、
描
人
物
。
他
土
生
土
長
，
對
香
港
的
山
山
水
水
、
街
頭

巷
尾
的
人
、
事
、
物
，
都
懷
有
濃
厚
的
感
情
，
他
說
：

﹁
我
常
想
把
我
遇
到
的
人
物
和
風
景
記
下
來
，
不
是
為
了
紀

錄
，
而
是
存
心
留
神
。
寫
東
西
幫
助
我
學
習
觀
看
，
找
尋
事
物
的

意
義
。
我
接
觸
的
多
是
平
凡
的
人
物
，
尋
常
的
風
景
，
於
我
有
道

理
，
便
提
筆
寫
下
來
了
。
﹂

全
書
是
充
滿
了
尋
常
的
風
景
，
尋
常
的
人
物
。
當
我
讀
到
︿
逝

者
﹀，
他
聽
到
以
前
任
教
中
學
時
一
位
理
科
的
辛
老
師
，
年
紀
輕
輕

就
死
了
，
他
寫
道
：

﹁
我
沒
有
追
問
是
什
麼
病
。
我
對
那
徵
候
並
不
想
深
究
；
相

反
，
一
種
無
常
的
感
覺
像
漣
漪
那
樣
擴
散
開
來
。
尤
其
奇
怪
的

是
，
這
感
覺
是
由
一
個
我
平
素
沒
有
很
深
感
情
的
人
那
兒
傳
來

的
。
﹂

又
說
：

﹁
他
教
的
是
理
科
，
學
校
裡
握
權
的
是
校
監
和
校
長
，
我
那
時

對
於
有
權
勢
的
人
帶
㠥
一
種
近
乎
偏
見
的
厭
惡
，
看
見
他
嘻
嘻
哈

哈
地
混
得
頗
有
辦
法
，
對
他
的
實
際
能
力
頗
有
一
點
懷
疑
。
其
實

他
也
沒
有
什
麼
，
也
不
過
是
像
我
們
常
見
的
一
些
香
港
人
，
念
書

的
時
候
有
辦
法
找
到
考
試
貼
士
，
懂
得
門
路
申
請
不
同
的
獎
金
，

容
易
博
到
上
司
的
好
感
，
貪
一
點
便
宜
，
懂
得
取
巧
，
又
會
說
一

兩
句
討
好
的
話
的
那
種
人⋯

⋯

﹂

﹁
無
常
﹂
用
在
也
斯
的
身
上
，
恰
切
極
了
。
他
和
惡
疾
搏
鬥
這

麼
多
年
，
在
我
讀

這
部
書
的
時
候
，

一
月
五
日
倒
下
去

了
。
他
﹁
不
是
取

巧
的
人
﹂
，
他
踏

踏
實
實
的
教
書
、

寫
作
，
很
多
計
劃

都
未
能
實
現
，
再

展
抱
負
。
但
，
他

已
留
下
了
不
尋
常

的

﹁

山

光

水

影
﹂。

不尋常的光與影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回
眸
人
生
，
雖
沒
有
跌
宕
曲
折
的
經

歷
，
但
也
可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少
年
期
抱
科
學
救
國
理
想
。
生
於
國

家
苦
難
、
列
強
侵
略
、
戰
火
紛
飛
的
年

代
，
天
真
地
認
為
列
強
及
日
本
能
欺
負

中
國
，
在
於
我
們
科
學
不
發
達
，
兵
器
不
如

人
，
工
業
落
後
，
國
不
富
兵
不
強
。
縱
觀
西

方
強
國
，
都
不
是
以
農
立
國
的
國
家
。
童
年

時
居
於
香
港
，
日
貨
傾
銷
，
兒
童
玩
具
和
家

庭
用
品
大
都
是
廉
價
的
日
本
貨
。
日
貨
是
價

廉
而
物
不
美
，
而
且
往
往
冒
充
德
國
貨
以
欺

國
人
。
九
一
八
事
變
，
港
人
號
召
抵
制
日
貨

以
至
丟
棄
日
貨
，
街
頭
到
處
見
有
丟
棄
的
日

本
玩
具
。

加
上
讀
中
學
時
喜
歡
化
學
，
於
是
升
讀
大

學
時
選
擇
化
學
工
程
，
以
償
科
學
救
國
心

願
。
這
是
人
生
的
第
一
階
段
。

畢
業
時
內
戰
正
酣
，
社
會
動
盪
，
科
學
救

國
無
從
。
家
人
介
紹
到
香
港
愛
國
學
校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
認
為
培
育
後
代
，
作
為
呼
喚
新
中
國
以
至
建
設
新

中
國
的
後
備
力
量
，
想
想
也
頗
有
意
思
。
正
像
魯
迅
先

生
看
過
國
人
對
同
胞
被
異
族
殺
戮
而
無
動
於
衷
的
影

片
，
遂
棄
醫
從
文
，
期
望
以
文
學
為
武
器
，
呼
喚
國
人

覺
醒
。
因
而
覺
得
棄
工
從
教
，
也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
於

是
欣
然
從
命
。
不
料
一
幹
竟
逾
半
個
世
紀
。
一
九
四
九

年
解
放
時
，
雖
一
時
思
想
動
搖
，
擬
回
內
地
從
事
本
行

化
學
工
業
，
但
被
勸
說
留
守
崗
位
，
只
能
作
罷
。

到
了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已
屆
退
休
之
年
。
自
學
生

時
代
以
來
，
都
愛
好
文
學
，
並
常
舞
文
弄
墨
。
鑑
於
學

校
已
上
軌
道
，
回
歸
以
來
更
無
政
治
和
經
濟
壓
力
，
於

是
抽
身
而
出
，
便
勤
於
寫
作
。

由
於
對
國
事
了
解
較
深
，
也
熟
讀
近
現
代
史
，
對
港

事
既
有
了
解
也
有
參
與
，
寫
作
方
向
遂
轉
為
政
治
評

論
，
又
居
然
評
論
出
個
名
堂
來
。

現
在
社
會
上
已
不
認
為
我
是
一
位
教
育
工
作
者
，
而

是
一
位
政
治
評
論
員
。
不
少
言
論
，
不
僅
引
起
注
意
，

也
曾
引
起
熱
議
，
而
且
確
實
起
以
文
會
友
之
效
。
相
識

和
不
相
識
的
均
以
此
與
我
交
流
，
褒
貶
俱
有
。
退
休
後

另
闢
蹊
徑
，
獨
樹
一
幟
，
既
有
滿
足
感
，
也
有
晚
年
寄

託
，
一
樂
也
。

人生三階段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在
南
京
停
留
兩
天
，
只
為
要
遊
釆
石
磯
。

市
內
景
點
多
已
到
過
，
乏
善
足
陳
，
再
次
夜

遊
夫
子
廟
秦
淮
河
，
絲
毫
感
受
不
到
金
陵
舊

貌
遺
風
。
猶
幸
在
南
京
金
陵
飯
店
得
嚐
了
水

準
始
終
絕
佳
的
鹽
水
鴨
，
美
食
填
補
了
心
靈

的
失
落
！

由
南
京
乘
車
往
蘇
州
，
車
程
約
需
四
小
時
，
路

程
不
短
，
中
途
加
遊
東
山
太
湖
是
不
錯
的
安
排
。

在
蘇
州
東
山
、
西
山
遊
玩
太
湖
，
感
覺
跟
無
錫
太

湖
大
不
一
樣
。
東
山
太
湖
由
煙
波
、
島
嶼
、
水
、

山
峰
、
大
橋
，
以
及
古
老
的
民
居
、
純
樸
的
民

風
，
組
成
一
幅
完
整
的
美
麗
山
水
畫
卷
，
看
不

完
、
品
不
透
，
讓
人
流
連
忘
返
。

蘇
州
東
山
是
物
產
豐
饒
的
魚
米
之
鄉
，
花
果
之

山
，
更
是
碧
螺
春
原
產
地
，
據
說
東
山
碧
螺
春
的

年
產
量
，
足
以
令
該
地
居
民
豐
衣
足
食
、
買
地
建

屋
。
東
山
歷
史
悠
久
，
名
勝
古
蹟
眾
多
，
有
陸
巷

古
村
、
雕
花
樓
、
紫
金
庵
、
雨
花
勝
境
、
啟
園
、

三
山
島
、
東
山
賓
館
︵
國
賓
館
︶
等
景
點
。

其
中
陸
巷
古
村
更
是
遊
覽
的
重
點
，
古
村
背
山
面
湖
，
東

邊
是
莫
釐
峰
，
南
邊
是
碧
螺
峰
，
西
邊
是
太
湖
，
南
宋
時
漸

成
村
落
，
明
清
時
名
人
輩
出
。
十
年
前
，
古
村
內
明
清
高
堂

巨
宅
鱗
次
櫛
比
，
目
前
僅
餘
三
、
五
個
，
還
能
遺
存
當
年
的

輝
煌
。
從
東
山
鎮
徒
步
到
陸
巷
古
村
，
途
中
可
欣
賞
到
楊
梅

林
、
枇
杷
林
、
碧
螺
春
茶
園
、
桔
子
林
；
直
上
山
頂
，
更
會

驚
嘆
：
澄
湖
翠
嶺
就
在
眼
前
！

飽
覽
美
景
之
餘
，
加
上
美
食
，
才
能
算
得
上
是
﹁
寫
意
之

旅
﹂。
蘇
州
除
了
自
然
風
景
及
人
文
風
景
兼
備
外
，
還
擁
有
江

南
最
好
吃
的
麵
食
。
我
們
在
百
年
老
店
﹁
同
德
興
麵
館
﹂
品

嚐
到
﹁
蘇
州
最
好
吃
的
麵
﹂。
﹁
同
德
興
麵
館
﹂
的
麵
為
人
稱

道
的
特
點
是
﹁
重
油
高
湯
﹂、
﹁
鮮
醇
清
爽
﹂
；
麵
條
﹁
筋

道
﹂、
﹁
不
結
不
粘
﹂
；
澆
頭
式
樣
﹁
豐
富
﹂
；
燜
肉
燉
得

﹁
酥
爛
﹂、
﹁
入
口
即
化
﹂。

一
日
之
計
在
於
晨
，
據
說
蘇
州
人
的
早
餐
，
就
是
一
碗

麵
！ 一碗麵的早餐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梁
振
英
上
任
後
首
個
施
政
報
告
周

三
出
台
，
事
關
港
人
前
景
，
各
方
拭

目
以
待
之
際
，
抵
港
履
新
仍
在
蜜
月

期
的
中
聯
辦
主
任
張
曉
明
，
在
出
席

各
界
青
年
論
壇
會
上
，
主
動
向
記
者

發
表
談
話
，
他
的
金
句
是
﹁
西
環
不
治

港
，
西
環
要
盡
職
。
﹂
熟
悉
香
港
事
務
的

張
曉
明
指
之
﹁
西
環
﹂
是
港
人
暗
指
的
中

聯
辦
，
因
中
聯
辦
地
址
在
西
環
。
與
梁
振

英
相
識
長
達
二
十
多
年
的
張
曉
明
在
會
上

另
一
金
句
是
：
﹁
中
央
支
持
行
政
長
官
梁

振
英
施
政
，
﹃
換
特
首
﹄
之
說
純
屬
﹃
無

稽
之
談
﹄。
﹂
其
實
，
日
前
，
張
曉
明
已
親

訪
梁
振
英
，
年
輕
人
辦
事
主
動
坦
率
。
他

未
上
任
前
已
曾
具
名
撰
文
﹁
豐
富
一
國
兩

制
﹂，
凡
此
種
種
，
從
張
曉
明
言
行
文
章
皆

彰
顯
他
的
大
度
、
有
原
則
、
有
主
見
。
相
信
在
他
領

導
下
的
中
聯
辦
，
在
港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將
更
有
作

為
。
事
實
上
，
這
與
中
央
政
府
長
期
以
來
對
港
政
策

是
一
脈
相
承
的
。
只
不
過
，
回
歸
祖
國
已
逾
十
五
年

的
香
港
，
更
應
該
全
面
準
確
理
解
和
貫
徹
執
行
﹁
一

國
兩
制
﹂
的
方
針
，
尊
重
和
維
護
基
本
法
的
權
威
。

相
信
久
經
風
雨
歷
練
的
港
人
對
﹁
一
國
兩
制
﹂
的
領

悟
會
更
豐
富
和
深
入
，
社
會
更
和
諧
。

畢
竟
內
地
與
香
港
兩
地
文
化
有
差
異
，
可
能
有
些

事
物
各
有
不
同
理
解
而
生
誤
會
，
從
而
產
生
矛
盾
。

某
些
問
題
顯
得
很
﹁
敏
感
﹂。
就
如
香
港
廿
三
條
立
法

並
非
洪
水
猛
獸
。
張
曉
明
對
此
曉
以
大
義
，
他
說
：

﹁
基
本
法
廿
三
條
立
法
是
香
港
特
區
應
盡
的
憲
制
義

務
，
應
由
特
區
政
府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作
出
選
擇
。
﹂

張
曉
明
稱
：
﹁
我
也
不
認
為
基
本
法
廿
三
條
立
法
，

是
一
個
連
提
都
不
能
提
的
﹃
禁
區
﹄。
﹂
我
認
為
，
港

人
應
多
認
識
國
家
，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和
對
公
民
責
任

有
擔
當
。
假
以
時
日
，
水
到
渠
成
之
時
，
亦
正
是
廿

三
條
立
法
的
適
當
時
機
矣
！
作
為
一
個
負
責
任
的
政

府
和
英
明
的
領
袖
，
務
實
和
適
度
有
為
，
有
承
擔
是

先
決
條
件
。

張
曉
明
選
擇
在
香
港
各
界
青
年
論
壇
上
高
調
亮
相

和
發
表
重
要
講
話
，
顯
然
是
對
青
年
的
培
訓
和
其
未

來
發
展
尤
為
重
視
。
梁
振
英
首
次
施
政
報
告
其
中
重

頭
戲
是
包
括
房
屋
問
題
的
民
生
事
項
。
據
悉
，
有
關

大
量
投
入
興
建
居
屋
和
公
屋
方
案
中
，
聚
焦
在
青
年

人
方
面
，
優
先
扶
助
某
些
族
群
無
可
厚
非
。
若
然
施

政
報
告
能
放
眼
長
遠
而
又
全
面
的
話
，
會
更
廣
受
港

人
歡
迎
。

無稽之談
思　旋

思旋
天地

老
友
女
兒
廿
二
歲
，
自
畢
業
後
一
直

希
望
創
出
自
己
的
一
片
天
，
去
年
十

月
，
與
友
人
一
起
參
加
澳
洲
工
作
假
期

直
飛
塔
斯
曼
尼
亞T

A
SM

A
N
IA

。
囡
囡

開
展
了
採
摘
葡
萄
的
日
子
，
原
來
農
莊

主
人
將
貨
櫃
改
裝
成
員
工
宿
舍
，
年
輕
卻
享

受
那
兒
的
生
活
，
每
天
照
常W

H
A
T
SA
PP

，

只
說
彼
邦
好
熱
，
超
過
四
十
度
！

上
星
期
開
始
，
塔
斯
曼
尼
亞
發
生
森
林
大

火
，
火
頭
處
處
，
就
在
此
際
囡
囡
告
知
家
人

已
轉
移
另
一
農
莊
工
作
，
同
行
什
麼
人
，
聯

絡
地
址
等
全
部
欠
奉
，
只
強
調
該
處
網
絡
訊

號
異
常
微
弱
，
要
跑
到
﹁
海
邊
﹂
才
能
接

收
。
自
星
期
天
下
午
二
時
後
一
直
再
沒
有
訊

息—
—

好
友
心
急
如
焚
，
我
安
慰
可
能
果
園

偏
僻
接
收
困
難
，
誰
知
她
聽
了
差
點
哭
起

來
，
﹁
山
火
就
是
燒
㠥
那
些
偏
遠
的
果
園
。
﹂

其
實
，
我
在
○
九
年
也
擔
心
過
一
次
，
當

年
二
月
初
澳
洲
維
多
利
亞
森
林
大
火
，
又
稱

﹁
黑
色
星
期
六
﹂，
約
有
二
百
人
喪
生
，
當
時
好
友
兒
子

正
在
森
林
參
加
婚
禮
，
忽
然
山
火
爆
發
，
交
通
通
訊
全

截
斷
。
他
們
躲
在
安
全
地
方
，
缺
水
缺
糧
，
足
廿
四
小

時
後
才
獲
救
，
報
章
上
還
刊
登
了
一
對
新
人
及
賓
客
劫

後
餘
生
的
歡
欣
模
樣
，
他
們
這
些
年
輕
人
不
知
道
家
人

憂
心
得
死
去
活
來
，
連
我
這
個
香
港
人
也
同
樣
失
眠
。

如
今
囡
囡
在
澳
洲
失
蹤
了
，
應
該
怎
辦
？
老
友
要
飛

過
去
也
不
是
辦
法
，
忽
然
，
我
想
起
了
一
八
六
八
，
香

港
入
境
處
專
門
協
助
在
外
香
港
居
民
的
求
助
小
組
熱

線
，
小
組
設
在
灣
仔
入
境
處
總
部
九
樓
，
當
事
人
帶
來

了
囡
囡
的
證
件
、
相
片
、
最
後
通
訊
地
址
等
等
，
兩
位

職
員
耐
心
聆
聽
，
有
如
偵
探
查
案
，
抽
絲
剝
繭
地
將
情

況
慢
慢
整
理
呈
現
。
我
問
市
民
普
遍
要
失
蹤
多
久
才
可

聯
絡
入
境
處
，
原
來
有
懷
疑
便
可
協
助
。
老
友
親
手
寫

了
一
封
向
澳
洲
中
國
大
使
館
求
助
信
件
，
職
員
承
諾
即

時
展
開
跟
進
行
動
。
臨
走
時
更
安
慰
說
暫
時
沒
有
收
到

任
何
傷
亡
消
息
，
大
家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

翌
日
中
午
，
老
友
急C

A
L
L

囡
囡
找
到
了
！
女
兒
致
電

回
家
：
﹁
嚇
死
我
，
你
們
出
動
到
澳
洲
警
察
找
我
呀
。
﹂

原
來
女
孩
工
作
地
點
沒
有
山
火
，
只
是
網
絡
訊
號
奇

弱
，
﹁
海
邊
﹂
也
距
離
三
小
時
的
車
程
，
本
打
算
到
星

期
日
才
再
與
家
人
聯
絡
，
想
不
到
已
將
各
人
嚇
壞
。

非
常
感
激
入
境
處
、
澳
洲
中
國
大
使
館
和
當
地
警
方

專
業
火
速
的
協
助
，
難
怪
有
高
人
說
過
，
國
家
強
大
，

中
國
人
在
外
都
比
較
幸
福
矣
！
一
八
六
八
的
設
立
更
是

港
人
之
福
。

港人之福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他們是一對同姓的堂兄妹，都同樣是正當妙齡
的單身，也是這一家族的唯二繼承人。
自從家族中最後一位長輩過世後，除了各自的

帳戶上多了一大筆款項外，還使這對年輕男女同
時承繼了一棟位於都市近郊的兩層樓的舊宅，改
變了一直在城市租屋居住的窘境。
「我叫藤蔓，以後就直接叫我蔓吧。我知道您

的芳名是花朵，我想日後如簡稱為花，總不會有
什麼問題吧。」
「當然，請隨便。」
花朵答道。
「家族中目前只剩了我們兩人，因此這裡所有

的一切都是屬於我們兩人的共同財產。也就是
說，在我們兩人間誰都擁有同等權力。正因為這
樣，我覺得就不必再對半平分，以別彼此了。你
說不是嗎？」
「是啊，確實是沒什麼必要再進一步分割了。」
第一次照面，這對堂兄妹便在客廳裡面對面地

坐了下來，做了諸如此類的口頭協議。並因為一
致認為誰都是獨立的個體，在商議兩人間誰都同
樣有權保留各自的興趣愛好，以及享有的生活方
式等議題時亦很快達成了共識。
實際的日子和口頭的保證有時往往無法統一。

在這對承繼人間，亦很快出現了分歧。
藤蔓交遊甚廣，自從入住那棟大宅的第一天

起，為慶賀喬遷，便不斷地四處聯繫，發出信
息，並於次日便在大小客廳裡大擺筵席，邀來了
不少熟知。
「啊，這棟位於綠樹叢中的屋宇看起來真的是

氣勢不凡！你看除了正兒八經的兩層樓外，還連

帶㠥花園、地庫及一個造型不錯的閣樓哩。能身
處於如此的環境，實在是太讓人豔羨垂涎了！」
「這麼說，這棟宅子連同前後的院落全都是你

的嘍？」
只聽宴席上有人這麼說。
「哦，不是。只能說其中有百分之五十是我名

下的。」
「只有一半？那另一半呢？」
「是屬於您未婚妻的吧。」
朋友們津津有味地繼續㠥同樣的話題。
「不，其他那一半是屬於我堂妹的。」藤蔓答

道。
「堂妹？這麼說，在你的家族中還另有其人？」
就這樣，每次上門，那些藤蔓的友人便開始巴

望㠥能與這位才剛聽說的堂妹見上一面了。
花朵喜歡清靜，因一直以來始終都沒遇見過一

位意氣相投的人，平時便很少與人來往。這些上
門來找藤蔓的人於她來說無異於路上隨處可見的
行人，根本沒什麼可談。為此，每當聽見外面有
人敲門，她便會主動迴避，並躲得無影無蹤。
只是久而久之，當她在林子裡散步時，她那婀

娜娉婷的神態與姿影，還是因為被那些完全沒有
時間概念，隨時都有可能突然出現的訪客偶爾瞥
見而很快傳了開去。
為避免被擾，花朵變得深居簡出，很少下樓。

日子一久便自然失去了樓下房間那本屬於自己的
一半的使用權。
能與藤蔓談到一處，並願與其深交的人實在是

多不勝數，加上每天找上門來的人中什麼類型的
都有，這使花朵頗受困擾，覺得這種視此處為消

遣地的做法實已直接侵犯了自己的主權。但出於
善良的本性，又使她覺得對一切都不能干涉、限
制，覺得自己並不具改變他人生活方式的權力，
更不應責令藤蔓即刻縮小那龐雜的社交範圍。
為了繼續保持獨立，考慮了很久後，花朵不得

不請人在大宅的外牆為自己搭建了一個隱秘的梯
道，以便當樓下來人時，能獨自從後院溜出去。
這是為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侵擾，不被牽制

而想出來的防禦措施。誰知日積月累，竟使那些
來自於藤蔓這一邊的人更有了一種想要一睹這位
堂妹容貌的願望。
能與人溝通，能有一些值得交往的友人，不能

不被視為是人生的一大樂事。藤蔓的生性與常人
無異，更因鎮日無所事事，一向只注重吃喝，只
注重如何消磨時光，沒過多久便結識了一位生性
與己大致相若的女子，隨後便組成了家庭。又過
了幾年，未及中年，已順理成章地成了一位有子
有女的父親。
在嬰兒的啼哭聲，叫鬧聲中，為保持清靜，少

受影響，花朵主動讓出了底樓那本屬於自己的起
居間、活動廳及位於二樓的書房、臥室，心平氣
和地住進了樓頂那間一直空置㠥的閣樓。隨㠥這
次搬移，那條原本由後院一直延伸到二樓外牆上
的梯道也經過改建，通到了頂樓。
習慣了後，這間天花板顯得特別低矮的閣樓住

起來倒也不使人覺得有什麼不便。對於花朵來
說，只要生活中能少些是非，只要能盡可能地不
受滋擾，她便不會在意自己失去了的究竟是多
少。
花朵一直都是單身，雖然也曾遠行，也曾到過

不少城市遊歷，遇見過各種不同的人，卻始終也
沒能為自己找到一位足以託付終身的伴侶。五十
年過後，她已由一位年輕貌美的少女變成了一位
眉目依然清秀，皮膚依然白皙光潔的老人。她常
在閣樓依㠥窗台向外凝望，她熱愛的是從窗口能
夠望見的那片花園，那片天空，那淡淡的或是特

別耀眼的陽光，那時緩時疾的風雨，以及那片不
論是什麼季節，都一樣顯得親切可愛的樹林。
又不知過去了多少年，藤蔓被早已成人父母的

子女們所棄，在樓下化成了一些匍匐於地面的
藤。他四處蔓生，在鑽進了地庫，霸佔了整片院
落的同時，又沿㠥四面的牆壁逐漸攀上了二樓，
爬上了樓頂。直到這時，藤蔓才發現那位不知已
有多久都未曾再見過一面的堂妹，一如她那高潔
的生性般，已將自己不滅的神魂依附於窗台上唯
一的那盆蘭草。每到春季，總能開出淡綠色的花
朵，發散出與眾不同的清香。而能夠與蘭草交往
的除了根部的土壤，除了日月之光，除了風兒雨
露以及空氣之外，確實是不可能再有其他類型的
物質了。

高雅與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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